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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
陈开科

【 内 容 提 要 】 中俄关系史上存在五条路：丝绸之路、毛皮

之路、茶叶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 - 中东路、中苏生命交通线。

这五条路如同河流，流淌在中俄两国之间，将不同时空背景下

的中俄（苏）两国串联在一起，不但关联着中俄两国的国家发

展战略，而且关联着中俄两大民族、国家关系的发展战略。基

于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尽管有些路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

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但

整体而言，这五条路客观上分别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

交流层面对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较

大的积极影响，为当下构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格局、顺利实践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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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史上存在对中俄两国历史发展及中俄两国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五条

路，它们是丝绸之路、毛皮之路、茶叶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 - 中东路和二战时

期的中苏生命交通线。这五条路如同蛛网连接着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俄罗斯和中国，

对俄罗斯、中国本身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基于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近

代不平等条约体系，其中的某些路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整体

而言，这五条路如同人造商业运河，使两千多年来俄罗斯与中国互通有无，并随

着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破除而利益双赢。俄罗斯和中国通过这五条路在政治外

交上互相往来，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在文化上互相了解，从而奠定了当今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格局的历史基础。

一、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概况

（一）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名称是 1877 年由与中国颇有缘分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 年）率先提出的 a。最初含义主要指汉

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及印度之间的贸易交通线。基于这条贸易交通线流通货

物的主要成分为丝绸，故统称为“丝绸之路”b。现今学术界一般认为，丝绸之

路宏观上可以分为海上和陆上两种：海上丝绸之路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经中国南

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北非、地中海。陆上丝

绸之路则可分为绿洲丝路和草原丝路。绿洲丝路由中国甘肃、新疆，经中亚、西亚、

地中海至欧洲、北非地区；而草原丝路 c则从河西走廊往北经蒙古高原、南西伯

利亚、咸海、南俄草原、里海、高加索、东欧至东罗马 d。考古材料证实，北高

加索不同墓葬群出土的丝制品中，中国丝绸所占比例为 9.4%—23.9%。墓葬品中

“还发现了汉文文书和以唐人骑马图为内容的绢画”e。汉唐时代，丝绸之路兴盛，

成为亚欧大陆乃至亚非东西联通的贸易大动脉。就中国历史而言，丝绸之路起源

于商周，大兴于汉唐，隐隐绵延至明清两代，直到 19世纪中叶中西大变局时代才

慢慢衰落。其中，草原丝路主要兴盛于唐代即 7—9世纪，由占据南俄草原地区的

a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China: Ergebnisseeigner Reisen und daraufgegründeter Studien，Berlin，1877.

b　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页。

c　即隋朝裴矩《西域图志》中所谓的“北道”。参见《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79页。

d　参见张文芳、王大方：《论草原丝绸之路》，《论草原文化》第2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e　参见桂宝丽：《可萨突厥》，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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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萨突厥汗国为中介，丝绸之路与斯拉夫人活动区域内传统的瓦希商路相交接。

（二）毛皮之路

这里是指横贯中亚、中国北疆、西伯利亚、东北亚广阔地区的商业网络。16

世纪以前，这个商业网络主要纵横于中亚、南西伯利亚、中国北疆和东北亚地区，

大致走向为：“由七河地区经阿尔泰山、南西伯利亚、蒙古西部、色楞格河流域、

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上游地区、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

江至东北亚地区”，俄国学者称之为“黑貂之路”a。这里所谓“貂”即《后汉书》

所记述的挹娄“貂”b，唐代的粟特人是此路最有名的经营者，他们将可萨汗国

掌控下的伏尔加河流域的毛皮包括黑貂皮、银鼠皮、花鼬皮以及草原狐、貂、海

狸皮、斑兔皮、山羊皮等毛皮运到中亚、阿拉伯市场 c。自 16 世纪中叶开始，俄

罗斯盐商斯特罗干诺夫派商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开辟了一条自乌拉尔山至东北亚

地区的“毛皮之路”：“他们以各式各样的玩具及其他不值几文的小商品，很便

宜地换取到大量极其珍贵的皮货”。斯特罗干诺夫家族与西伯利亚土著的毛皮贸

易获得了巨大利润，刺激了沙皇伊凡二世的扩张欲望。1558 年，伊凡二世自封西

伯利亚全境的君主，并遣哥萨克叶尔马克（Ермак Т.）远征西伯利亚。这些俄罗

斯哥萨克越过洲界乌拉尔山，狩猎、掠夺，经营各类毛皮贸易 d。

（三）茶叶之路

茶叶之路主要指 17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俄中贸易之路，商品种类十分丰富，

有大黄、毛皮、瓷器、棉布、茶叶等，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交易的商品慢慢

以茶叶为主，故最终被称为“茶叶之路”。茶叶之路的具体走向为，中国段：太

平天国起义前，中国输往俄罗斯的茶叶最远出自于福建崇安，经江西、湖南、湖北、

河南、山西，张家口至库伦、买卖城（恰克图），经营者主要是晋商。太平天国

起义后，由福建趋北的茶叶运输道路阻隔，湖南、江西、安徽遂成为输俄茶叶的

供应地，九江、汉口则成为输俄茶叶的聚集港。主要走海路至天津或符拉迪沃斯

托克（海参崴）转陆路至俄罗斯境，经营者也由晋商变为俄商。俄罗斯段：始于

恰克图（或符拉迪沃斯托克），经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秋明、喀山、莫斯科

a　[俄 ] Э.В. 沙弗库诺夫：《东北亚民族历史上的粟特人与黑貂之路》，郝丽娜、营思婷译，载《广西民族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期。

b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全二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83 页。

c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 92 页。

d　[德 ]G.F. 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李雨时译，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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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彼得堡。中途，茶叶慢慢分散到沿途的伊尔比特集市、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和

莫斯科集市销售 a。另外，19 世纪中叶以后，中俄茶路还存在一条海路：从福建

经南海过马六甲、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地中海、黑海至俄罗斯 b。同治光绪年

间，由于清朝官方的推动，西商改道，由安徽建德贩茶至河南十家店，经山西祁

县、忻州、归化、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输往俄境，然佳景不长 c。历史上，

中俄茶叶之路一直绵延至 20 世纪初，极大地推动了中俄贸易及茶路所经相关地

区经济的发展。

（四）西伯利亚大铁路 - 中东路

自 19 世纪 80 年代，为了加强对远东国土的控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

（С.Ю.Витте）动议修筑连接俄国东西国土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维特认为，这条

铁路的建设将使俄国有能力“主宰亚洲的事务”d。经过激烈讨论，铁路于 1891

年正式动工。1896 年，维特又提出：铁路如果经过中国东北境内要比经过阿穆尔

州的路程缩短“900 俄里，节约 3 500 万卢布”e。1896 年 5 月，李鸿章访问俄罗

斯，商讨中俄双方结盟对付日本。6 月，签署《中俄密约》f，形式上建立了针对

日本的中俄军事战略同盟。作为近代中俄关系史上首次外交战略协调结果的附件，

中国政府同意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中国东北，俄国势力趁机深入中国东北，自此

中国东北逐渐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9 月，中俄签署《中东铁路合同》。1897 年

8月，中东路动工，1903年竣工。中东路干线由满洲里入境，经海拉尔、齐齐哈尔、

哈尔滨、绥芬河出境（经双城子至海参崴），全程 1 480 多千米。另从哈尔滨南

向修筑中东路支线至旅顺，俗称南满铁路，全程 940 多千米。由此，俄罗斯西伯

利亚大铁路由一条俄罗斯的国内铁路一跃成为中俄国际铁路，成为中俄关系史上

的大动脉，并且成为中俄传统茶叶之路终结的因素之一。

（五）中苏生命交通线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日工业基础差距悬殊，导致中国军队节节

a　[俄 ]A. 科尔萨克：《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米镇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7—250 页。

b　См.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K.A.Рус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имореходства в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Корее，Китае，Японии и Калифорнии. 
СПБ.，1883.

c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6，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6册，第 2289 页。

d　[美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年）》，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55 页。

e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64 页。

f　根据王铁崖的注 ：本条约的汉文本原无名称，按序文称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盟条约”，

一般称为“中俄密约”。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6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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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退。为此，中国政府积极寻求国际盟友。欧美列强基于各自利益均对日本采取

绥靖政策，只有苏联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愿意援助中国抵抗日本。1937 年

8 月 21 日，中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结成准同盟关系。年底，苏联开始

秘密军事援华。中国政府利用苏联的信用贷款，购买苏制武器。为了便于运输，

中苏合作建设中国西北国际战略通道，形成了一条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苏联军

事顾问称之为“生命之路”a。该路的苏联段 ：由莫斯科至阿拉木图（由中亚大

铁路 - 土西铁路、苏阿航线及沿途公路立体结构组成）；中国段：伊犁、石河、

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安西、肃州、凉州、兰州，亦由驼路、公路和航线的立

体结构组成。中苏生命交通线在初期也存在过海路，但随着日本势力的南侵，

1940 年海路中断。于是，战时绵延于中国西北的中苏生命交通线作为近代中俄第

二次外交战略协调的结果，成为“供养中国抵抗力量的生命攸关的重要动脉”b，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战略时间。同时，苏联也通过这条生命交通线，从

中国获得了不菲的军事战略物资 c。

上述五条路贯穿中俄关系史，牵动不同时空背景下中俄两国的国家战略发展

及中俄两国的关系格局。尽管其中的中东路一度有损中国的国家主权，但整体上

看，中俄两国人民通过这五条路达到了沟通往来、相互了解的目的。

二、共性与个性：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特征分析

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既具有鲜明的共性，又具有复杂的个性。

这五条路最大的共性就是其网状结构。几乎每条路都不是单一的渠道，就像

河流一样，由无数细小溪流汇聚，形成一个“域”，然后流向中俄两国各地。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品产于中国各地，其中丝绸产于江南各省。各色各样的

丝绸产品及其他手工业品汇聚到丝绸之路，经过草原和绿洲，流向南亚、西亚、

南俄、高加索和欧洲、北非。草原丝路上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典型的中国传统

制品经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亚、南俄、高加索流向斯拉夫部族生活的广大东欧地区。

这些都有考古资料为证，如网汇聚，成网流布。

a　[ 苏 ]В.И. 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1940—1942）》，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页。

b　Бородин  Б.  А.  Помощь  СССР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в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1937-1941. М.， 

1965. C.149.
c　РГВА，Ф.33987，Оп.3а，Д.1244，Л.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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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之路，无论是东西流向，还是南北流向，都呈网状结构延伸，商业网路

散布于北起乌拉尔山区、南至中国中原地带，西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经中亚

七河流域、往东至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东北、朝鲜半岛、萨哈林、堪察加等，东

西流布，南北交织。

茶叶之路从福建崇安（或湖北汉口、江西九江、安徽建德）过河南赊店、山

西太原、河北张家口、蒙古库伦、买卖城（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秋明、托木

斯克、奥伦堡、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表面看是一条直路，但稍加分析就可以发

现：茶叶之路同样是复杂的网状结构。首先，茶叶的汇聚渠道就是网状结构。输

俄华茶均由福建（崇安）、江西、湖南（平江、临湘、安化）、安徽等产茶区乡

镇汇聚到各地大小运输枢纽。其次，销俄华茶的运输渠道亦为网状：一是传统的

陆路即经湖北、河南、山西、河北、蒙古至俄罗斯，或传统的丝路即经陕西、甘肃、

新疆至俄属中亚地区；二是海陆联运，即经长江、黄海、渤海、天津海河至通州，

经北京陆运到张家口、库伦至俄罗斯。也有小部分茶叶直接经海路运至海参崴，

然后顺陆路运往莫斯科、圣彼得堡。19世纪中叶后，华茶输俄还存在另一条海路，

即从福建经中国南海、马六甲、印度洋、波斯湾、苏伊士运河、地中海、黑海至

俄罗斯。至于茶叶之路俄罗斯段的运输和销售同样呈现网状结构。除了主道（恰

克图、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叶卡捷琳堡、莫斯科一线）外，中途还经

过伊尔比特、下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三大集市。通过这三大集市，来自中国的茶

叶等商品流布到俄罗斯腹地、边疆。茶叶在俄境内的运输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茶叶的销售网络。

就结构而言，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 -中东路除了主道，同样延伸许多支线，

亦属网状结构。就中国境内的中东路而言，以满洲里、齐齐哈尔、海拉尔、哈尔

滨、绥芬河为主干，另从哈尔滨分出支线经沈阳至大连，这个丁字形的中东铁路

又与东北其他铁路支线串联，形成一个铁路网。正是通过这个铁路网，俄罗斯的

势力遍布中国东北地区。至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俄罗斯段，当时就有满洲里支线、

土西铁路支线等，西伯利亚大铁路不但连接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还成

为俄罗斯南北交通连接的枢纽。它们像蜘蛛网一样密布俄罗斯各地区。

战时中苏外交战略协调后形成的中苏生命交通线也是一个网状结构。首先，

无论是苏联段，还是中国段，都是陆空立体结构。苏联段由莫斯科至阿拉木图由

公路、中亚大铁路、土西铁路和莫斯科—阿拉木图航线立体构成；中国段伊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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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由驼路、公路和航空线立体构成。其次，无论是苏联段，还是中国段，公路、

铁路和航空线都呈网状结构，密布相关地区。以苏联区段而言，中国购买的战机

源于不同地区的飞机制造厂，苏联援华军事人员亦来自各大军区（白俄罗斯军

区、波罗的海军区、列宁格勒军区、乌克兰军区、中亚军区、外贝加尔军区等），

这些援华的战机和人员从各地汇聚到莫斯科，经航空线或铁路线行抵阿拉木图，

路线无疑呈网状结构。至于中国段，购买的苏制武器比如战机，经伊犁—兰州线

运抵武汉、南京、南昌、衡阳、四川等地驻防，形成一个空中防务网络。而从中

国各地筹集的偿还苏联贷款的军事战略物资自然也是通过复杂的交通网络运抵苏

联，然后又呈网状散布到苏联各大军区。

通过这种复杂的交通网络，中俄两国社会内部及中俄两国之间进行了全方位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俄两国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同时，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还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即都具有战略意义。据文

献所述，丝绸之路是西汉试图与中亚游牧民族结盟反击匈奴的军事战略行动的附

带结果。如果没有张骞通西域军事战略行动的顺利实施，汉唐兴盛的丝绸之路无

从谈起。汉唐丝绸之路全盛时期，俄罗斯国家尚未建立。但毫无疑问，贯穿斯拉

夫部族活动全境的商路是斯拉夫人由部族走向国家的重要推动力。8、9 世纪时，

可萨突厥汗国先后征服了东斯拉夫人的波利安人、塞维里安人、维亚吉奇人、拉

基米奇人等东斯拉夫部落。可萨突厥汗国以伏尔加河口的阿得尔（即伊梯尔，

Итиль）为中心，将草原丝绸之路与斯拉夫人活动范围内的传统商路“瓦希商路”（第

聂伯河流域）连接起来。相传，后来成为基辅罗斯首都的基辅就是可萨人建立的。

东斯拉夫人正是通过可萨汗国与丝绸之路建立了与东方（包括两河流域、阿拉伯、

中亚和中国）的商业联系，并最终积累了建国的财富基础。东斯拉夫人的商业网

络不仅与草原丝绸之路有联系，同时还沿伏尔加河流域联系西伯利亚的“毛皮之

路”。16 世纪后，俄国哥萨克有组织地越过乌拉尔山向东冒险探索。俄罗斯商人

如斯特罗干诺夫家族同时与东方鞑靼人开展贸易，极大地扩展了传统的毛皮之路。

18 世纪初，俄国猎捕者的足迹就已经到达了阿拉斯加 a。可见，东斯拉夫人的建

国以及国家发展与俄罗斯人掌控瓦希商路与丝绸之路、毛皮之路相交接的商业网

络具有战略层面的密切关联。至于中俄茶叶贸易之路，也源于俄国的东方战略。

16 世纪中叶，伊凡四世就“有意了解中国”，并于 1567 年派哥萨克伊万·彼得

a　参见 [美 ]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编：《俄国向东方的扩张》，杨诗浩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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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夫（Иван Петров）和亚雷切夫（Буранаш Ялычёв）造访中国 a。到 17世纪上

半叶，俄国领土已经向东扩张至外蒙古边缘，并锲而不舍地试图与中国建立正常

的外交关系，不停地派遣政治外交与经济贸易职能综合的使团商队出访中国 b。

1689 年，中俄签署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双方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发展

边境贸易的经济关系。随后，俄国国家商队到达北京，京师互市贸易开张。1727

年，中俄签署《恰克图界约》，恰克图边境贸易亦开始发展。于是，一条横贯中

国大江南北与俄罗斯腹地的万里茶叶之路慢慢形成、发展，19世纪中叶臻于至盛。

3 个多世纪的中俄茶贸历程表明：茶叶之路由俄罗斯积极倡建，全力扩展俄中贸

易边界一直是俄国的既定国策 c。而中国虽然对贸易不感兴趣，但却常常把茶叶

之路作为调节对俄外交政策的杠杆。19 世纪末兴修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 中东路是

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第一次外交战略协调的附带结果。俄国为了掌控远东地区尤其

是中国，并在远东便利与列强争霸，决定修筑此路。维特在表述其战略意义时说：

“这条铁路在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于它为俄国提供这样的机会，即：

随时可以以最短的路程将俄国军队运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集中到满洲；集中到

黄海海岸；集中到离中国首都非常近的地方。”d不过，尽管中东路有损中国的

领土主权，但这条路对中国而言亦具有其战略意义，即客观上有利于实施李鸿章

“联俄制日”的外交战略。抗战时期的中苏生命交通线（莫斯科至兰州）是近代

中俄关系史上第二次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苏联为了避免东西夹击，必须秘密军

事援华，让中国成为拖住日本的泥潭，这是当时苏联远东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

而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以抵抗日军也正是当时中国政府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 e。

在针对日本侵略这点上，中苏两国的外交战略一拍即合。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签署后，苏联随即秘密军事援华，大量苏制武器通过这条生命交通线运到中国前

线，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而苏联需要的大量军事战略物资如铅、锑、锡、

茶叶、猪鬃等亦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生命交通线运到苏联。

当然，中俄关系史上的这五条路，由于时空不一而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

绿洲丝路基本上是东西方互通，草原丝路则比较特殊：汉唐商品经草原丝路

a　Карамзин Н.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 9.М.2001г.
b　[ 苏 ] 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宿丰林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4—110 页。

c　陈开科：《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19 年第 3期。

d　[美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年）》，第 84 页。

e　陈开科：《中苏外交战略协调背景下的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5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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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南西伯利亚、南俄草原、高加索等地区，但目前回流的商品中，尚未见有斯

拉夫人的手工业品。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的东斯拉夫部族文明发展程度有限，尚未

形成具有特色的产品。当 9 世纪东斯拉夫部族形成国家的时候，传统丝绸之路已

经慢慢走向衰落了。13世纪时，“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a。与此同时，

蒙古人也侵占了中国中原地带。因此，尽管蒙古人统治下的欧亚大陆内部存在贸

易联系，但经商的主体不是中国商人，也不是俄国商人，而依旧是中亚商人。不

过，此际同时受到蒙古人征服的中俄两大民族通过中亚商人对彼此的“文明产品”

亦有所了解 b。

传统的毛皮出产地区主要在乌拉尔山以东以南、中亚七河流域以东的内亚及

东北亚地区。这条毛皮之路自东汉迄明中叶，基本上由阿拉伯人、中亚人、蒙古

人、中国人和东北亚土著部族共同经营，但惠及东斯拉夫人地区。16世纪中叶后，

俄罗斯人开始加入经营的行列，被誉为“金羊毛”的毛皮甚至成为诱导俄罗斯政

治势力渗透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原始动力之一。俄罗斯人采取猎捕、收税、掠

夺等手段获取毛皮，一部分运到俄罗斯欧洲地区销售，一部分就近运往中国、中

亚地区，卖给中国或中亚商人。所以，毛皮之路是一张东西南北交织的商业网络，

同时也是俄罗斯人掌控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政治网络。俄罗斯人一边追逐毛皮

动物，一边建立城市要塞 ：秋明（1586年）、托博尔斯克（1587年）、别廖佐夫（1593

年）、苏尔古特（1594年）、塔拉（1594年）、纳雷姆（1596年）、奥布多罗克（1595

年）、曼加泽亚（1600年）、托木斯克（1604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628年）、

巴尔古津（1648 年）、雅库茨克（1632 年）等 c。这些城镇要塞就是控制网的军

事防御节点。直到 18 世纪，毛皮之路的光芒始慢慢为茶叶之路所掩盖。

茶叶之路伴随中俄条约体系的建构而兴起，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路线也较

为固定，不再具有贸易中介。根据中俄两国的外交贸易协定，中俄双方在边境地

区的恰克图（买卖城）进行贸易，各遵条例，定期举行，类似双边自由贸易区，

是清代对外贸易体制中的“北口”d。19 世纪中叶以后，恰克图逐渐失去边境贸

易据点的地位，茶叶之路商人的流动亦慢慢由单向汇聚发展为双向流通。丝绸之

路上，我们只看见繁忙的中亚商人，却鲜见中国商人的身影 e。毛皮之路，中国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748 页。

b　[苏 ]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第 36 页。

c　同上，第 46 页。

d　相对应的“南口”即南方广州的通商口岸十三行，由粤海关掌控。

e　[英]H.裕尔撰、[法]H.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张绪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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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也只是在中国北疆地区活动，极少深入中亚乃至西伯利亚。但在 19 世纪中

叶以后的茶叶之路上，中俄商人互相流通。俄国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直接经营茶叶

贸易，与此同时，中国商人的身影也开始出现在俄罗斯腹地各集市如莫斯科集市

等 a。此外，茶叶之路上的商品也是双向流通的。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茶叶、大黄、

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中国则从俄罗斯进口各类毛皮、皮革、毛料及手工业品。

18世纪时，俄罗斯毛皮占整个贸易出口商品量的 70%—80%b；自 19世纪初开始，

中国茶叶的出口占整个商品出口量的 75%—91%c。所谓“彼以皮来，我以茶往”d

是也。

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 - 中东路作为近代中俄关系史上首次外交战略协调的

产物，与其说是一条经济之路，不如说是一条政治之路。从俄罗斯方面而言，修

筑这条铁路主要是为了更快捷方便地掌控广袤的远东地区，更是为了增强自己在

东北亚地区与其他列强争霸的能力；从中国方面而言，它只是实现“联俄制日”

外交战略的一种手段。尽管将国土租给俄国修筑铁路，牺牲了一些国家主权，但

这些对于刚刚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惨痛失败后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不过是国际政

治交易的代价而已，其政治性像星光一样掩盖其经济性。自 19 世纪末迄 20 世纪

中叶，中俄（苏）关系史上的许多大小事件都与此路密不可分。

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作为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第二次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在

苏联是“秘密援华，保家卫国”，在中国是“争取苏援，保家卫国”，外交战略

上各有所需，具有特殊的军事战略意义。然而，这条生命交通线最大的特色还在

于，它最终发展成了中俄友谊的象征之路。一方面，这条生命交通线象征着战时

中苏的相互援助：苏联援助中国各类军事武器，中国则通过偿还方式援助苏联各

类军事战略物资；另一方面，苏联不但通过这条生命交通线运送援华武器，而且

还派遣军事顾问尤其是空军志愿队直接参战，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牺牲。

80 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因此而感恩苏联人民。这条生命交通线成为构建新时代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格局最坚实的历史基础。

a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档案号：01-20-026-02-013（01-20-026-02-020、01-20-026-

02-021）

b　[ 俄 ] 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徐东辉、谭萍译，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155、171 页。

c　Хохлов А.Н.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Китая с 90-х годов XVIII в. до 40-х годов XIX в. НКОГК. М.，

1978，С.93.
d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37，文海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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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与弊：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历史影响

交通或者说道路在世界史上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鲜明的。广而言之，如新航路

的开辟使全世界连成一体，彻底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格局。狭而言之，如中俄关系

史上的五条路，对中俄两国的历史发展及中俄两国关系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

历史影响。

（一）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政治影响

如果说诺曼人建立了基辅罗斯迄今还有学术争论的话，那么，人们对有关商

路在俄罗斯国家形成史上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问题则看法一致。俄国历史学者一

致认同：基辅罗斯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发展是因为它“成功利用了基辅位于著名

的‘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道路，即从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和欧俄北部地

区到君士坦丁堡的位置优势”。并且，基辅罗斯的衰亡也是因为这条商路的衰

落 a。其实，类似论断尚有未全之处，因为它忽略了丝绸之路的作用。实际上，8、

9 世纪时，东斯拉夫人活动区域的“瓦希商路”通过可萨突厥汗国与草原丝绸之

路构成一个整体商业网络。可萨既是瓦兰人（罗斯人）到东罗马商路的中介，也

是草原丝绸之路到东罗马商路的中介b。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瓦希商路密切相连。

既然我们可以确定瓦希商路与基辅罗斯的兴衰有密切关系，那么，与瓦希商路构

成一个商业网络的丝绸之路自然也与基辅罗斯的兴衰产生了一定关系。在俄罗斯

国家的历史发展中，16 世纪中叶以后的西伯利亚毛皮之路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

色。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追逐毛皮动物的足迹，一路高歌占领东北亚地区。

如 17 世纪中叶（1647—1648 年）著名的“迭日涅夫远征”就是显著例子。远征

队从北冰洋进入太平洋，到达阿纳德尔河流域，不但为沙皇获得了 289 普特象骨

（折合价值17 340银卢布）的财富，而且将所至地区纳入俄国版图 c。而茶叶之路，

有学者认为其本身就是俄罗斯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 d。至于稍后的西伯利亚

大铁路-中东路，可以说是俄罗斯掌控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举措。

而 1937—1941 年的中苏生命交通线更是具有保卫苏联国家安全的功能。

a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 ：《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 25、36 页。

b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 89—94 页。

c　Магидович И.П.，Магидович В.И.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М.1983г.Т.2，С.294.
d　Хохлов А.Н. Торговля – приоритет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цинского Китая. 

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 :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П. Е. Скачкова，М. 1993г. С.19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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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许多西方使节随商队访问中国，丝绸之路客观上加强

了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诸国的政治外交联系。毛皮之路主要涉及中国北疆和

东北地区，贸易同样加强了中原地区与东北亚地区及各部族之间的政治联系。迄

至清代，清王朝通过毛皮之路与南西伯利亚及大兴安岭内外的各部族如鄂伦春、

索伦、达斡尔等保持着“贡貂赏乌绫（林）”a（貂贡）的政治藩属关系。历史

表明，茶叶之路在形成过程中，清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其政治外交功能，而非其经

济贸易功能。18—19 世纪，茶叶之路一直是中国清朝政府制约俄国的重要外交杠

杆，甚至成为清政府逼迫俄国遵守边界秩序的战术手段。茶叶与大黄被诠释为“天

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b。乾隆皇帝三次恰克图闭关的深意亦在于

此 c。可以说，正是这条茶叶之路保障了 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安

宁。俄国要保障恰克图贸易的巨大利益，就必须暂时“放弃对阿穆尔河的图谋”d。

中东路的修筑亦可以说是李鸿章实现其“联俄制日”外交战略的关键步骤。但俄

国的势力也趁机渗透到中国的东北地区，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并成为日、俄争霸的舞台，严重危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在此后差不

多半个世纪里，中东路问题成为中俄关系史上最复杂的话题 e。至于战时中苏生

命交通线客观上直接为中国抗战顺利过渡到战略相持阶段奠定了战略基础，特别

是由此凝聚成的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政治友谊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二）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经济意义

丝绸之路兴盛起来后，中国的丝绸、铜镜、漆器等商品被贩运到西方，而

西方及中亚、南亚等地区的毛皮、玉石、毛织物、农产品等商品亦传入中国。

丝绸之所以畅销西方，主要源于罗马的奢靡风气。当时罗马丝绸的价值等同黄金，

每磅价值黄金 12 两 f。作为“奢靡风气”代名词的丝绸腐蚀了罗马帝国，但由

此产生的丝绸需求却刺激了汉代中国丝绸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丝绸之

路上系列商业城市的兴盛。唐代是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代，唐代的丝绸产品分

为官产和私产两类，无论官产私产都颇繁盛，官民受惠。丝绸之路极大地推动

a　辽宁省档案馆等译编：《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 1984 年版，第 30—32 页。

b　赵翼撰：《檐曝杂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1 页。

c　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43 页。

d　[俄]根·伊·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郝建恒、高文风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第 52 页。

e　参见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3），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36、212—254 等页。

f　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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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唐代商业城市经济、农牧经济、手工业等全方位的发展。8—10 世纪，草原丝

绸之路经可萨汗国与东斯拉夫人的瓦希商路连接，间接参与了东斯拉夫人的贸

易活动。可萨汗国的首都伊梯尔是商业中心，高加索、中亚、伊朗和基辅罗斯、

诺夫哥罗德的商人“在此用产于卡马河及以北地区的毛皮、蜂蜡、皮革，交易

来自高加索、中亚地区的布匹、武器。贸易主要沿着伏尔加河商道进行”a。基

辅罗斯的编年史表明：丝绸不但成为罗斯人掠夺的重要物资，同时也成为罗斯

人与东罗马贸易的重要商品 b。

毛皮之路自东汉始，经中亚、蒙古、南西伯利亚、东北亚地区与中国中原地

区发生商业联系。粟特（16 世纪后为布哈拉）商人经由中国北疆将东北亚原产的

黑貂皮贩卖到中亚、西亚、阿拉伯，并将中亚商品以及中国的瓷器等贩运至东北

亚地区 c和南西伯利亚地区 d。16世纪后，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开始参与经

营毛皮之路，丰盈国库。有数据表明，17 世纪俄罗斯人每年从西伯利亚掠夺的毛

皮价值（税收）在 10 万—15 万卢布之间 e。1627—1654 年间通过曼加泽亚海关

输往欧俄的毛皮达 20.6 万—24 万张 f。17 世纪中叶，貂已经在西伯利亚绝迹。

此外，毛皮之路还促进了俄国的商品生产。17 世纪，在西伯利亚毛皮之路上用来

交换的俄国商品就达 386 种 g。俄罗斯人经营的毛皮中有相当大部分卖给中国。

1672 年，俄国商人卖给中国的貂皮达 1.3 万张 h。俄国对华毛皮贸易的利润率平

均高达 300%—400%i。由于利润可观，沙皇于 1697 年颁布《关于对华贸易的一般

规定》，强调：“今后紫貂的征收和销售的权力仅由大君主一人掌控。”j

也因此，迄 18 世纪末，毛皮一直是俄国经茶叶之路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

a　Греков Б. Д.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СПБ，1953г.С.439.
b　参见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8、81、94—95 页等。

c　Болдин В.И.，Васильев Ю.М.，Галактионов О.С.，Жущиховская И.С.，Леньков В.Д.，Хорев 
В.А.Работ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АО 1986 года. М.: 

1988.С. 223-227.
d　Mark Mancall，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210.
e　Бахрушин С.В.Сибирь и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в XVII-XVIII вв.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М.，1959，Т. 4.C.23.
f　В. И. Шунков (отв. ред.) и др.Сибирь периода феодализма : [Сборни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62，C.127.
g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2，гл. ред.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В. И. Шунков. Л.:，

1963.C.81.
h　Копылов А.Н.Русские на Енисее в XVII в.: Земледелие，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ые связи 

Енисейского уезд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65.C.230.
i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А.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и нерчинский торг в конце XVII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м накопл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XVII-XVIII вв.). М.，1958.C.451.
j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 1649 года.Т.3，1689-1699，СПБ，1830г. С.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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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俄国对华出口商品的 84%。直到 19 世纪初，毛皮的份额才降下来，占俄国对

华出口商品总价值的 37.7%，呢绒则渐渐上升，占到 49.5% 的份额。中国对俄出

口商品的比例也有较大变化：以茶叶为例，1759—1761 年间，茶叶仅占出口商

品总价值的 3.4%，1775—1781 年为 15.6%，1792 年为 22.4%，1802—1804 年为

44%。到 19 世纪中叶，茶叶已经占到 90%a。1820 年，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

（М.М.Сперанский）惊叹：“丝织品已经终结了，蓝绸也几乎终结。只剩下茶叶、

茶叶、茶叶。”b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茶叶之路已经对俄国的国家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1755 年，恰克图贸易额已占俄国对外总贸易额的 8.3%，1760 年是 7.3%，

1775 年是 8.3%，1792 年是 7.4%c。1855 年，俄国对华贸易额甚至占整个俄国对

外贸易额的 12.2%d。18世纪，恰克图茶叶税收占整个俄国税收的份额也相当高：

1760 年占 20.4%，1775 年占 38.5%e；一个恰克图抵得上 3 个省，它通过自己的

贸易活动将人民财富的宝贵而富有生机的汁液输送到整个西伯利亚 f。同时，茶

叶贸易也刺激了俄国工业的发展。1857 年，莫斯科地区有 37 家毛料厂、45 家棉

布厂、14 家亚麻和粗麻厂为恰克图市场供货 g。此外，茶叶之路还刺激了西伯利

亚毛皮业、制革业、制呢业、丝织业、渔猎业、造船业、运载业的发展。马克思

说过，恰克图贸易（茶叶之路）“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h。

至少对俄国纺织品领域来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i。18 世纪末，伊尔库茨克已经

建立了 13个制革厂。1733 年，西伯利亚第一家制呢厂成立 j。这些工厂都是为恰

克图贸易服务的。茶叶之路“活跃了从莫斯科到中国边境的遥远路区”k。尽管

茶叶之路的经济意义不为中国政府所看重，但如此大规模的贸易客观上刺激了中

国的经济发展：一是茶叶之路造就了晋商群体，积累了大量资本，推进了山西票

a　[俄 ]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第 170、155 页。

b　Силин Е.П. Кяхта в XVIII в. Иркутск，1947.C.189.
c　[俄 ]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第 189 页。

d　Виды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и.ч.1，СПБ.1863-1869.табл.1.
e　[俄 ]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第 189 页。

f　[俄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136 页。

g　И.Носков：Кяхтин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1865г.Т.1，№ 7-8，С.154. 
h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23 页。

i　[苏 ]П.И.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姜延祚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0 页。

j　Чулков М.Д.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ерции при всех портах и границах от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ынешнего. Том VI. Книга IV .М.1786г.С.244-245.
k　Хохлов А.Н. Кяхтии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и ее место в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20-е гг. XVIII в. - 

50-е гг.XIX в.).Документы опровергают: против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М，

1982. 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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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发展，带动了晚清金融信用业的进步 a；二是茶叶之路推动了晚清产茶区（湖

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等）的制茶业、包装手工业以及沿途各地的运输业，

江南诸省的棉纺织业、丝织业、瓷器业等领域的发展；三是刺激了商业城市的兴

起壮大，汉口、樊城、九江、太原、张家口、库伦等商业城市都因茶叶之路而发

展壮大。迄 19 世纪中叶以前，茶叶之路对中俄来说是双赢的。但是，19 世纪中

叶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俄国商人直接进入中国内地产茶区

经营茶叶贸易，导致晋商利益丧失殆尽。随着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的通车，

传统的茶叶之路终于走到尽头。

毫无疑问，西伯利亚大铁路 -中东路对俄国来说同样具有相当大的经济意义。

最显著就是通过中东路，大量的中国农产品运到俄远东地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远东地区粮食不足的问题。1903年，俄国从哈尔滨运走的粮食为613普特，1909年，

俄国从哈尔滨运走的粮食达 2 844 普特 b。此外，中东路通车后，俄国每年从中国

东北掠夺达 1 亿银元的木材资源 c。随着中东路的通车，华俄道胜银行垄断了中

国东北地区的金融业。据有关统计，一战期间，在中国东北流通的“羌帖”达 80

亿 d。当然，中东铁路本身的运输利润亦相当可观，逐年增加 e。尽管中东路危害

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但客观上中东路也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

的积极作用：一是推动了中东路沿途城市如齐齐哈尔、哈尔滨、绥芬河的发展。

二是促进了中东路沿途各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率先建立了一

批近代工业企业，涉及农产品加工业、机器修理业、电力电器业、酿酒业、烟草业、

制糖业、制革业等，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近代民

族工业的发展。如 1919 年，哈尔滨的 18 家面粉厂中，中国民族面粉厂就占了 13

家。三是客观上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的发展。四是带

动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商贸发展。1907 年，哈尔滨及中东路附属区拥有华商店铺仅

55 家，到 1914 年时，华商店铺发展到 800 多家，1920 年华商店铺达 1 432 家 f。

a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8—133 页。

b　Митинский А.Н.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оложении и нуждах торговл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СПб.，1911.C.78.
c　吴文衔、张秀兰：《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9 页。

d　“羌帖”即卢布。参见何治安、何维安：《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的金融概况》，《黑龙江文史资料》第 1辑，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铅印室 1980 年版，第 155 页。

e　Нилус Е.Х.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1896-1923.Харбин，1923.

C.277.
f　马蔚云：《从中俄密约到中苏同盟——中东铁路六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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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虽然是临时开辟的，主要用来运输中国政府购买的苏制

武器弹药，但其本身也是战时中苏贸易的渠道。根据当时中国缺乏外汇的财政衰

弱状况，无法直接用外汇购买苏联武器弹药，苏联政府同意苏中战时贸易采用“以

货易货”方式，即中国政府用军事战略物资折价交换苏制武器。中国政府用来交

换的军事战略物资包括茶叶、皮革、羊毛、锑、锡、锌、镍、钨、铋、猪鬃、生丝、

桐油、药材、紫铜等 a。由此可见，中苏生命交通线对中苏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三）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文化交流作用

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等通过草原丝路传播到东斯拉夫部族

生活狩猎的东欧和南俄草原，早期斯拉夫部族通过贸易和军事掠夺，接触了来

自中国的丝织品等手工业品 b。964 年，罗斯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Святослав）
东征胜利后，控制了“沿顿河、伏尔加河通往花剌子模、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

的商路”c。12 世纪，由契丹人建立的西辽控制了中亚商路。此时，“中亚市场

上的中国丝绸等商品经由里海北岸的商道，源源不断地传入基辅罗斯大公国境

内”d。据欧洲学者（Semionov Youri）考证，诺夫哥罗德王公分别于 1032 年、

1079 年、1096 年、1169 年、1187 年、1193 年 6 次越过乌拉尔山进攻“维兀儿”

（即西伯利亚）地区 e。而此时正值西辽统治南西伯利亚时期，所以，12 世纪时

罗斯人应该已经与契丹人有所接触。“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

或 Khata），而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则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分别读为

Kitay、Kitaia 和 Cathay）。”f其中，俄语 Китай 显系契丹的音转 g。不过，俄国

史学家古米廖夫（Л.Н.Гумилев）认为，12 世纪《伊戈尔远征记》中提到的“希

诺瓦”国（хинова）才是中国 h。蒙古征服后，间接统治俄罗斯的钦察汗国首都

别儿哥萨莱（今伏尔加格勒附近）发展成为国际性商业都市。在这里可以买到

中国的丝织品和铜镜 i。可见，此时俄国人对中国的物质文明成果有了更多的了

a　李嘉谷：《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3 页。

b　[苏 ]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 (1917 年以前 )》，第 40 页。

c　Пашуто В. Т.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М.1968г. С.94.
d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页。

e　Semionov，Youri，La conquête de la Sibérie du IXe siècle au XIXe siècle. Payot，Paris 1938. 转引自陈

复光 ：《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8页。

f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 页。

g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第 6页。

h　Гумилев Л.Н. Поиски вымышленного царства. М.，1970. С. 313-318.
i　[苏 ]Б.Д. 格列科夫、А.Ю. 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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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a。元朝建立后，许多俄罗斯战俘来到元大都。1330 年，元文宗下旨：“置宣

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b是年12月，“命

收聚讫一万斡罗斯，给地 100 顷，立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屯田”c。这里的斡罗

斯（思）“宣忠扈卫亲军”，也就是后来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大司祭巴拉第所考

证出来的基普恰克军团（Kипчакский）d。这些俄罗斯人后来下落不明 e。1557年，

在沙皇伊凡的行军服清单中就列有用中国黄缎制造的无领袍。16 世纪末，一种被

称为“中国蓝色丝绸”的塔夫绸经常出现在俄罗斯的税册中 f。由此可见，丝绸

之路、毛皮之路时代，东斯拉夫部族及俄罗斯国家与中国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

的相互了解。当然，真正产生文化交流的时代是茶叶之路时代。值得特别关注的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茶叶之路初始，伴随着茶叶贸易的开展，俄罗斯东正教

布道团依据《恰克图界约》合法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定居，并定期更换。布道团的

教士、学生在北京学习汉、满文字和中国历史文化，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比丘林、

巴拉第、瓦西里耶夫等国际知名汉学家，为俄罗斯的汉学奠定了根基，也为俄中

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布道团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中叶。二是自 19 世纪中叶始，

俄罗斯商人直接进入中国进行贸易。他们居住于各开放口岸、租借地，直接与中

国官员和茶农打交道，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熟悉中国文化。他们将中国的茶

文化传播到俄罗斯社会，迄今流传在俄罗斯各地 g，加深了俄国对中国的了解。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中国商人深入到俄国经商，如 1881 年就有 107 名商人申请

去俄罗斯经商，其中绝大多数为山东登州、莱州商人 h。此外，中国商号也出现

在俄罗斯许多商业城镇：“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

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i中国人在俄罗斯经商和俄罗斯

人在中国经商，无疑有利于中俄两国人民加深相互了解。

a　[苏 ]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第 36 页。

b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758 页。

c　同上，第 2562 页。

d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Палладий.Китайские вести из Рима (отрывок из письма к редактору).Духовная 
беседа.1863. Т. 18. № 27.С. 368.

e　修士大司祭阿多拉茨基认为，这些“俄罗斯军团”后来奉命西迁，估计到达了四川省一带。Иеромонах 
Николай (Адоратский).Отец Иакинф.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этюд.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обеседник. 1886. № 3. С. 260.
f　Фихнер М. В. Торговля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о странами Востока в XVI веке 1956г.C.75.
g　刘蓉蓉、饶彬彬：《向北向西：两位中国记者在“中俄友谊之旅”的行走故事》，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35—139 页。

h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档案号：01-17-029-04-001。

i　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 63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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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中东路在沿途拥有辖区，一般称为“中东路地段（或路区）”，

里面居住着为中东路服务的俄罗斯公民，包括工程师、铁路管理人员、劳工、东

正教士、白俄移民等。尽管中东路区的存在危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但生活在中

东路区的俄罗斯公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俄的文化交流：一是东正教的传播。

1898 年，东正教司祭茹拉夫斯基（А.П.Журавский）到达哈尔滨，于香坊军官

街设立小尼古拉教堂，此为俄国东正教在中国东北传播之始。此后，东正教在中

国东北地区逐步传播。据统计，1898—1956 年间，哈尔滨市区建有俄国东正教堂

21 座 a。半个多世纪中，俄国东正教会给哈尔滨打上了深刻的文化印迹，包括俄

式建筑、俄式音乐、俄式绘画等。二是俄侨为中国东北带来了西式的近代教育。

1898 年，俄侨率先在旅顺筹办了普希金初等学校，接着又在哈尔滨筹办了铁路小

学。迄至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俄侨在中东路沿线各城镇建立了400余所近代化学校，

初步形成了一个从小学到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的近代西式教育体系。关键在

于，这些学校的招生对象虽然主要是俄侨子弟，但也不可避免地招收了不少中国

子弟。如 1911 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挑选了中国籍男生 20 名、女生 10 名到

哈尔滨中东路男女商务学堂就学 b。三是俄侨报纸杂志的兴办催生了中国近代报

刊的兴起。俄侨在中东路区积极兴办报纸杂志，至 1917 年，“俄国人在中东铁

路沿线创办了刊物 71 种，其中在哈尔滨办杂志 27 种、报纸 39 种”c。俄侨办报

带动了中国人办报。据统计，1920—1929 年间，在哈尔滨办的中国报刊达 44种。

这些近代化报刊向中国人传播了西方科技知识和民主思想，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

向中国人传播了俄国文化、思想和生活习惯，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此外，近代

东北地区的俄侨文学亦独树一帜，成为近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一道亮丽风景。

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的文化交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苏联援

华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入华，中苏两国人民产生了近距离相互观感，有好有坏。

当时，苏联军事顾问对中国军队的武器陈旧及编制落后、战术能力差等十分恼

火 d。空军志愿队则普遍对各级官员印象不好，尤其对蒋介石的印象不好，但对

左翼知识分子的亲苏思想及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很钦佩，对中国劳动

a　李宏君、夏焕新主编：《俄罗斯人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 页。

b　马蔚云：《从中俄密约到中苏同盟——中东铁路六十年》，第 121、123 页。

c　郭蕴深：《中东铁路与俄罗斯文化的传播》，载《学习与探索》1994 年第 5期。

d　[苏 ]А.Я.卡利亚金：《沿着陌生的道路：一位苏联驻中国军事顾问的笔记（1938—1939年）》，赖铭传译，

解放军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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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悲惨遭遇十分同情 a。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的部分高层人士以及中国飞

行员对苏联飞行员的技能、战斗精神均十分佩服 b，而苏联飞行员对部分中国飞

行员英勇的战斗精神也很赞赏，只是对中国飞行员的空战技能颇有不满 c。不过，

尽管中苏友好气氛很浓厚，但由于中苏体制有异，政府层面还是存在互不信任。

苏联志愿队和国民政府彼此提防，互相监视。蒋介石本人尤其疑惧苏联 d。然而，

无论如何，正是这条生命交通线，送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帮助中国

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整体上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同时，这些苏联军人直接

接触战乱中的中国，获得了关于中国的新印象。这条生命交通线不仅是战争生命

交通线，也是中苏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认识的渠道。二是在战时苏联军事援华背

景下，中苏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展开。抗战初期苏联是唯一军事援助中国抗战的

国际力量，所以，“中苏文化的交流也随着有了新的发展”e。当时，总揽中苏

文化交流事宜的“中苏文化协会”在中国各地如湖南、四川、广东、甘肃、贵州、

广西、新疆、云南等成立分会，这些分会举办各种座谈会，讨论中苏关系问题；

宣传苏联文学和历史；出版了大量有关苏联的书籍，涉及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也统筹举办了一系列宣传中国抗战的友好活动，如 1938 年在

莫斯科举办中国抗倭展览会、1939 年 11 月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中国艺术展

览会等等，这些活动使苏联各界了解到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另外，中苏文

学作品的互相译介也对中苏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f。总之，随着中苏生命交

通线的建立和运行、苏联军事援华活动的开展，中苏两国形成了一道战时文化交

流的瑰丽风景。

四、简短的结论

丝绸之路、毛皮之路、茶叶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 - 中东路和战时中苏生命

a　Чудодеев Ю.В.В небе Китая (1937-1940).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летчиков-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Сб.ст. 
М.，1980. С.49-50、31.

b　北京航空联谊会、世界华人华侨联合会编 ：《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2005年版，第106页 ；龚业悌 ：《抗

战飞行日记》，龚绍英、龚绍东、龚绍雄、龚绍豪等整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215、217、269、317页。

c       《在中国的土地上 ：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年）》，何智涛、李元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 135—136、200 页。

d　Чудодеев Ю. В.В небе Китая (1937-1940).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летчиков-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Сб.ст. 
М.，1980. С.367；《蒋介石日记》，1939 年 2 月 14 日、1940 年 9 月 26 日。

e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77 页。

f　参见李随安：《中苏文化交流史（1937—1949）》，哈尔滨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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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线五条路像蛛网一样连接着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和俄罗斯。中俄两大民族

及国家通过这五条路相互认识、相互贸易，无论是中俄两国发展的历史，还是中

俄两国的关系史都深深地打上了五条路的历史印记。

横亘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具有两方面共性：一方面，五条路都不是单一的

路，而是复杂的“域”或“带”，五条路都具有蛛网一般的外貌，密布中俄两国，

渗入中俄两大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另一方面，五条路对中俄两国本身的历史发展

和中俄关系史来说都具有战略意义。当然，五条路又具各自特色：丝绸之路与瓦

希商路通过可萨汗国和中亚商人连接，使中俄两大民族彼此具有朦胧的印象。毛

皮之路作为东西南北相互交织的地域商业网，中国在参与的时间上明显早于俄罗

斯。俄罗斯虽然晚到，但却将毛皮的经营与其征服西伯利亚及远东的战略相结合，

毛皮之利成为促使俄国占据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原动力。茶叶之路作为中俄边

境贸易体制，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兼具经济性和政治性，成为中俄关系史上影

响巨大的贸易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 - 中东路有损中国的领土主权，但它作为中

俄关系史上首次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对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

影响。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则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第二次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

具有显著的军事战略意义，直接影响中国抗日战争乃至太平洋战场的胜负大局。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通过此路来到中国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用自己的生命将

此路凝聚成名副其实的中俄友谊之路。

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历史表明，民族、国家、文明之间必须有路来沟通。

没有沟通和借鉴，民族、国家、文明都只有衰亡。本文所述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

特别如茶叶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 -中东路，虽然基于近代中俄不平等条约体系，

它们在某些时候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也不容否认，它们客观上仍从政治层面、

经济层面、文化交流层面对中俄两大民族本身的历史发展和中俄关系的发展产生

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为当下构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格局、顺利实

践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历史

基础。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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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ять путей в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Чэнь Кайкэ

【Аннотация】В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мелось пять 
путей: Велики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Великий меховой путь, Великий чайный 
путь, Транссиб-КВЖД, секретный ход из Китая в СССР. Эти пять путей, 
подобных рекам, протекающим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соединяли 
эти две страны -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ю (СССР) в разны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
временных контекстах, затрагивая не только стратеги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но 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вух стран. Хотя некоторые пути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нанесли ущерб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интересам Китая и 
оказали некотор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мея в виду заключения Китаем в период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не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однако в целом,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обменов, объективно они оказали пози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и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а также заложили глубок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успешной 
реализации содействующей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стратегии "Пояс 
и путь", создания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елики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Великий меховой путь; Великий чайный путь; Транссиб-
КВЖД; секретный ход из Китая в ССС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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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ve Roa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Chen Kaike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roa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the silk 
road, the fur road, the tea road, 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 -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and the Sino-Soviet life line. These five roads, like a river, have flowed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connecting China and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They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a and Russia, but also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though some roads have to some extent 
damage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had som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but on the whole, these five roads have 
objectively exerted a greater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y have laid a profound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a new era,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Sino-Russia relations; silk road; fur road; tea road; trans-Siberian 
railway – Chinese Eastern road; Sino-Soviet life line


